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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太空对话和交流呈现出民用航天主管部门的对话与太空安全对话同时进行的
特点。虽然由于美国政府换届，共和党人在白宫获得执政地位，可能给过去一段
时间内逐渐回暖的中美太空对话与合作再次蒙上阴影，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一
阶段的中美太空合作已经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征。中美太空合作多聚焦于具体
技术和项目，这使得美国在以往的太空交往和合作中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
然而，２１世纪以来，随着中国航天事业稳定而迅速的发展，中美在太空领域不平
衡的局面正在逐渐改变。中国在涉及太空的众多关键领域已经构建起自己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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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超越了单纯的项目合作或技术合作的视角，可能在更具战略意义的层面上推
动美国更具建设性地参与全球太空治理，共同为维护太空和平与安全承担起大国
应该承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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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６月，中美第七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太空合作方面达成了一项重要成
果，其具体内容是：

　 　 空间合作：决定建立双边政府间定期民用航天合作磋商。中美政府间民
用航天合作对话首次会议将于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底前在中国举行。在民用航天合
作对话之外，双方同意在中美副部级战略安全与多边军控磋商框架下并在下
一次磋商前，就太空安全事务开展交流。

卫星碰撞规避：重申在轨碰撞规避符合双方和平探索利用外层空间的共
同利益。双方认为，安全解决在轨危险接近需要进一步磋商，以在双方现有
合作基础上确保问题及时得到解决，减小意外碰撞的概率。双方还决定，作
为“中美民用航天合作对话”的一部分，继续开展双边政府间关于卫星碰撞
规避以及外层空间活动长期可持续性磋商。①
此后不久，美国休斯敦的一家公司与中国院校达成协议，允许中国一项生命

科学实验在国际空间站完成，这是中国科学家首次利用国际空间站进行科学实
验。② 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８日，中美两国首次民用航天合作对话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国国
家航天局秘书长田玉龙和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帮办乔纳森·马格里斯（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Ｍａｒｇｏｌｉｓ）共同主持会议，这标志着中美政府间民用航天合作对话机制正式建立。
２０１６年６月，中美首次太空安全对话在华盛顿举行。这一系列接触似乎表明，中
美自２０１１年以后被冻结的太空交往开始恢复。

然而，回顾１９７９年以来中美在太空领域的交往，可以说是屡次重启，又屡
次中断。中美此轮太空领域的重新接触可持续吗？中国是否仍然应该对中美太
空合作抱有期待？通过回顾中美在太空交往中的屡次起伏，本文认为，中美太
空合作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对于太空合作的视角超越了技术和战术层
面。当前，中国更加关心的是太空的全球治理。以这一使命为导向，中国将有
更大的空间处理其与美国在太空领域的关系，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创造更加
健康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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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美太空合作：历程与启示

追溯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在太空领域的交往，可以分为三个阶段：① 分
别是１９７９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０２０１１年以及２０１２年至今。

（一）第一阶段合作：商业卫星发射
中美太空合作的第一阶段在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９９年。在这个阶段，中美之间的航

天合作主要表现为商业卫星发射。中国是商业卫星发射市场的后来者，但是具有
竞争优势，对美国的商业卫星制造和运营商很有吸引力。１９８８年年底，经过三年
谈判，中美签署《关于卫星技术安全的协议备忘录》，开启了此后十几年间在商业
卫星发射方面的合作。② 至１９９９年，中美进行了２０次商业火箭发射合作，共发射
美制卫星２６颗。③ 然而，１９９８年之后，美国国内掀起了一股指责中美商业卫星发
射合作的浪潮，其极端形式是美国国会１９９９年５月发表的《关于美国国家安全以
及对华军事及商业关系的报告》 （简称《考克斯报告》）。虽然这一报告被称为
“满纸谎言”，④ 但它实实在在地打断了中美在商业卫星发射方面的合作。１９９８年
以后，中国再也没有发射过一颗美国卫星。由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卫星是由美国
制造或者使用美国制造的零件，因此美国在商业卫星发射上的蛮横做法对中国造
成了重大伤害。

除了商业卫星发射，中美在第一阶段的太空交往中，其实还有一个经常被忽
视的问题，那就是双方在导弹防御事项上的互动。导弹防御虽然从名称上看是针
对弹道导弹的防御系统，但实际上可以对太空活动产生实质性影响。美国里根政
府时期的《战略防御倡议》（ＳＤＩ）就被称为“星球大战”计划。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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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美太空交往的历程，可参见何奇松：《中美太空合作的现状与前景》，载《现代
国际关系》２００９年第３期，第２９３５页。

对于用中国火箭发射美国商业卫星，美国一直实施严密监控。根据美国１９８９年的《出
口管制法》，美国卫星制造商用中国火箭发射商用卫星的申请都需要总统的豁免。老布什总统在
１９８９年到１９９３年的三年中为９项卫星计划发出豁免。克林顿政府延续了这一政策，在其上台后
的五年中为１１项这种计划发出豁免。中美关于卫星、火箭技术的协调会由美国政府官员在场监
督，卫星运抵中国实行免检，并且２４小时处于美方保安人员的监控之下。

丁雨晴等：《“卫星禁令”美国自设陷阱》，载《环球时报》２０１３年１月８日。
关于《考克斯报告》的背景介绍及内容分析，请见朱锋： 《考克斯报告：内容和影响

———美国污蔑中国“核窃密”事件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１９９９年第７期。



以后，尤其是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的弹道导弹防御计划取得了技术进步，其
开发重点开始由低段拦截的“爱国者”项目向中高段拦截的“萨德”和海军高空
防御项目转移。与此同时，出于整合盟友、分担军事开支等各种考虑，美国积极
向其海外盟友推销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在东亚地区，其推销重点包括日本、韩国
以及中国台湾地区。这样，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美国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发展
已经对中国的战略安全和周边安全产生影响。① 中美在美国谋求突破《反弹道导
弹条约》、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以及向亚太地区输出弹道导弹防御问题上产生的
摩擦，实际上涉及太空领域。中美在这个部分的互动反映了中美对于如何利用太
空持有不同看法，对于中美太空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

由此可以看到，在１９７９１９９９年期间，中美启动了在太空领域的第一轮互动
与交往，双方合作的主要内容是商业卫星发射。但是，这一合作很快受到干扰乃
至停顿，中美第一阶段的太空合作并不顺利。

（二）第二阶段合作：民用航天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中国发射“神舟１号”飞船。虽然它还不是一艘载人飞船，

但它展现了中国航天事业的一大新亮点。２００３年５月，中国首次载人航天取得成
功。当年１０月，在泰国首都曼谷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的胡锦涛主席和美
国小布什总统举行会谈，小布什总统代表美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
行取得成功表示衷心祝贺。② 与此同时，中国的另一项民用航天重大项目———探
月工程得到了中国国务院的正式批复，开始启动。中国在民用航天领域的积极进
展显然引起了美国的重视。２００５年９月，美国著名的鹰派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
斯菲尔德（Ｄｏｎａｌｄ Ｈ Ｒｕｍｓｆｅｌｄ）访华。他不仅与胡锦涛主席会见，与曹刚川国防
部长会谈，而且参观了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在北京附近的指挥部。２００６年４月２１
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事务代理高级主任戴尼斯·威尔德（Ｄｅｎｎｉｓ
Ｗｉｌｄｅｒ）在小布什总统与胡锦涛主席会面后的吹风会上说，小布什总统提议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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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国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发展及中美在这一问题上的互动，参见吴莼思：《威慑与
导弹防御》，北京：长征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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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访问中国，并就探索月球开始与中方展开对话。① 此后，中
美民用航天主管部门的交往迅速升温。２００６年９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迈
克尔·格里芬（Ｍｉｃｈａｅｌ Ｇｒｉｆｆｉｎ）访问中国，被视为中美开展太空合作的萌芽。

然而时隔不久，中美太空交流再次出现问题。２００７年１月，中国进行了一次
太空实验。虽然中国多次声明，中国和平利用太空的政策没有改变，这一实验不
针对任何国家，没有破坏任何太空条约，但仍然在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引起轩然
大波。② 美国国务院称，未来与中国进行任何民用太空合作，需要在中国反卫星
背景下进行评估。２００８年之后，中美在太空领域的合作虽然时而有所进展，③ 但
从总体上看，美国从军事和政治角度解读中美太空关系的势头有所上升。２００８年
１２月，即将离任的小布什总统否决美国航空航天局关于推进中美太空合作的建
议。２００９年，新入主白宫的民主党奥巴马政府虽然提出了继续与中国进行太空合
作的倡议，但是很快面临国会共和党人的强力抵制。２０１１年４月下旬，在由美国
国会批准通过的拨款法案中，弗兰克·沃尔夫（Ｆｒａｎｋ Ｗｏｌｆ）参议员等人增添了两
项禁止美国航空航天局及白宫科技办公室与中国进行太空合作的条款。④ 至此，
中美太空合作再次全面中断。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阶段，中美关于弹道导弹防御问题的分歧依旧。美国
小布什政府于２００１年１２月单方面退出《反导条约》，开始部署能够保护美国全境
的导弹防御系统。２００２年６月，美国正式退出《反导条约》。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小布
什政府颁布新太空政策。在该文件中，小布什政府措辞强烈地指出，美国反对发
展任何新的寻求禁止或限制美国利用太空权利的法律机制或其他规则。⑤ 出于对
美国将太空武器化的担心，中俄早在２００２年６月就联合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交了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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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旭：《解放军太空开战？美国恶炒中国航天威胁内幕借中国话题掀起另一轮军备烧钱
狂潮》，载《国际展望》２００７年第１期，第１４１９页；邱永峥：《美国“天兵”司令紧盯中国》，
载《环球人物》２００７年２月，第４６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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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项条款指出：“不得使用联邦资金同中国或中国所属公司就太空项目进行任何方式
的合作或协调”；“禁止宇航局接待任何来自中国官方的访问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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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在太空部署武器、对太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国际法律文书要点》
的联合工作文件。① ２００５年３月，中国在联合国发起关于太空非武器化的研讨。
２００７年，在中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
理呼吁，国际上有关国家尽早谈判签订和平利用太空的有关条约。②

可见，在这一阶段的接触中，中美太空合作的方向已经由商业卫星发射向民
用航天和深空探测的方向发展。这一阶段的合作虽然仍以中断告终，但是这一接
触再次表明，中国民用航天的发展确实对美国有吸引力，即使在美国鹰派当政时
期，中美太空合作也有重新启动的可能。

（三）第三阶段：困难中推进
２０１５年以来，根据中美在战略与经济对话中达成的共识，两国似乎正在重启

在太空领域的交往与合作。此次交往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双方试图以机制性安排来
增加合作的稳定性的动向。首先，此次交往是在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一高层次的对
话平台上通过成果清单的方式确定下来的。虽然在美国国内，行政部门的对外承
诺仍然可能受到国会的挑战，但这毕竟不同于美国总统与其下属部门的单方面决
定，是两国之间的承诺，加强了太空合作得以持续的可能性。其次，这次太空交
往中同时包含了民用航天主管部门之间的接触以及太空安全方面的对话，似乎标
志着中美太空对话正在进入一个建立更加全面的太空关系的阶段。最后，同样值
得注意的是，与前几届政府不同，近十年来，美国经常将太空与网络空间以及公
海等置于所谓的“全球公域”中加以考虑。③ 在中美关系中，２０１１年前后出现了
所谓新安全问题或“３Ｓ”问题的讨论。④⑤ 目前，关于海洋、网络甚至核战略都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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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胡小笛大使在第５７届联大一委就太空问题的专题发言（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１５日，纽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网站，ｈｔｔｐ牶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ｃｅ ／ ｃｅｇｖ ／ ｃｈｎ ／ ｃｊｊｋ ／ ｃｊｆｙｄａ ／ ｃｊ２００２ ／ ｔ１５３５９１ ｈｔｍ。该法律文件全文，请参见《中俄联合工作
文件：防止在太空部署武器、对太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国际法律文书要点》，中国外交部
网站，ｈｔｔｐ牶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６７４９０４ ／ ｔｙｔｊ＿６７４９１１ ／ ｚｃｗｊ＿６７４９１５ ／ ｔ４８０３ ｓｈｔｍｌ。

《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
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２００７年第１３期，第４５页。

关于美国对全球公域的看法，参见吴莼思：《美国的全球战略公域焦虑及中国的应对》，
载《国际展望》２０１４年第６期，第９０１０４页。

师小芹、台朗岗：《战略“相遇”———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重大考验》，载《和平
与发展》２０１４年第２期，第９８１０８页。

“３Ｓ”问题，是指“公海”（ｈｉｇｈｓｅａ）、网络（Ｃｙｂｅｒ）和外空（Ｓｐａｃｅ），这三个词的发
音中都有中文中“Ｓ”的发音，故中国智库的一些同仁将这三个问题称为“３Ｓ”问题。



建起了比较机制化的对话平台。相对而言，太空是比较滞后的领域，在比较长的
时期里，中美只是在防扩散对话中谈及太空问题。２０１５年，中美开始构建太空安
全对话机制，这使得太空安全具有了与网络安全、海洋安全同等重要的单独平台。
就此意义而言，美国奥巴马政府推动中美在这个领域建立全面的对话，恐怕不无
战略安全方面的考虑。

然而，一方面，随着２０１６年美国民主党在大选中失去对政府和国会的掌控权，
美国是否能够延续前段时间以来与中国在太空方面的接触、对话和合作，再次表
现出很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由于沃尔夫已于２０１４年宣布退休，去除“沃尔
夫条款”的可能性虽然有所上升，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条款毕竟尚未取消。从
法律意义上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到目前为止仍然无法与中国开展太空合作。
也正因为如此，中美首次民用航天的对话是由中国国家航天局秘书长田玉龙和美
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帮办马格里斯共同主持的。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０日，中美民用航
天政府间对话第二次会议在华盛顿召开。会议仍由中国国家航天局秘书长田玉龙
和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帮办马格里斯共同主持。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查
理·博尔登（Ｃｈａｒｌｅｓ Ｆ Ｂｏｌｄｅｎ，Ｊｒ）参加了会议。

（四）中美太空合作的启示
通过对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太空合作的回顾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以往的中美太空合作往往是在美国认为有重大利益可图的情况下才得

以启动。在第一阶段，美国航天飞机“挑战者号”于１９８６年１月失事与美国将视
线转向中国商业卫星市场有一定联系。当时，受到航天飞机失事的影响，美国的
一些火箭制造商压缩了卫星发射业务，这在客观上促使有卫星发射需求的企业将
视线转向中国，推动了中美在商业卫星发射领域的合作。在第二阶段，美国改变
对华太空合作态度与其“航天飞机焦虑”有关。２００３年，正当中国准备实现其载
人航天前夕，美国“哥伦比亚”航天飞机失事。美国不仅为遇难的机组人员哀悼，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认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航天飞机虽然可以重复使用，但是
其维护成本十分高昂，而且再次使用的风险很大。更加严重的问题是，美国已有
航天飞机的使用年限都已到期，在不准备继续投巨资发展航天飞机的背景下，怎
样继续将航天员送往国际空间站就成了一个问题。在此背景下，美国再次将目光
投向中国正在蓬勃发展的载人航天项目，认为通过与中国的合作可以减少美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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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方面的限制。由此可以说，在以往的一些太空合作中，由于美国的技术优势比
较明显，它在对华太空交往中处于比较有利的位置。

第二，从以往的中美太空交往来看，美国在军事安全领域一直对中国防范有
加，而且这些怀疑已经屡次打断了中美正常的太空交往。在第一阶段的中美太空
交往中，《考克斯报告》出台的背景就是因为美国有人炒作中国通过商业卫星合作
可能获得了与远程导弹有关的技术。而后，这一报告对于中美技术合作的关注从
商业卫星发射领域延伸到了核领域。在第二个阶段，美国又有人将中国的载人航
天与在太空设立军事平台联系起来，而这也成为沃尔夫等人在国会通过法案严禁
美国主管民用航天的国家航空航天局以及白宫科技办公室与中国交流合作的主要
出发点。其实，对于美国国内一些支持中美太空合作的人来说，他们对于中美太
空合作的认识也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太空合作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与中国进行
太空合作将有助于将中国导向亲美道路。所以，美国对于太空合作的理解深受其
战略安全观的制约。鉴于美国处理太空事务的基本出发点是由美国控制太空，①
美国与中国太空合作的空间受到限制，而随着中国太空能力不断上升，这种局限
性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表现得更加明显。

第三，在过去几十年间，由于美国归根结底是从军事安全竞争的角度看待中
美太空交往，美国对中国民用航天的发展抱有深刻的怀疑，美国已经给中美太空
交流设置了许多障碍。其中，非常突出的内容包括：在高科技出口控制方面对中
国的歧视性政策，在军事交往中对于中美两军交往的严格限制以及在民用航天领
域中对于美国航空航天局以及白宫科技办公室的特别限制等。这些规定将与中国
的太空合作置于极端严格的环境中，使中美太空交往经常处于缺氧状态。

这些规定不加以改变，美国国内的一些人不改变其对中国的有害认识，中美
太空合作的前景具有高度不确定性，难以寄予很高期待。

二　 中国对美太空外交的新基础

由此可见，２０１５年以来，中美虽然在太空交流与合作问题上再次展现了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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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苏晓辉：《美国太空战略新动向及其发展前景》，载《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４期，
第４０４４页。



接触的迹象，但是，推动合作趋势向前发展的基础并不牢固。尤其是从美国方面
来看，它对于与中国进行太空交流与合作的主观认识几乎停留在美国获利、对中
国防范的陈旧模式里。而且，从美国国内的制度建设来看，其加诸中美太空合作
上的种种障碍和桎梏也基本上没有取消。对于这种状态，中国航天界、涉太空研
究界都已经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

过去几十年的中美太空交往表明，中美能够开展更加密切的太空合作固然是
锦上添花，但即便是两国在太空合作中出现磕磕碰碰，也不能阻挡中国航天事业
不断向前发展的步伐。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立足于自身，中国参与国际太空合作
的意义超过中美合作。从当前的情况来看，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中国更加广泛
的太空合作以及中国在太空全球治理方面的持续投入，已经为中国对美太空外交
提供了新的互动基础。在未来的中美太空合作中，中国可以持比较超然的态度。

（一）中国航天事业取得了巨大进步
中国的航天事业应该说起步于１９５６年，至今已经走过了６０个年头。６０年间，

中国航天事业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和先进的太空力量体系，
主要体现在火箭能力、卫星能力、载人航天能力、深空探测能力、导弹防御能力
以及装备制造能力等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已经形成了阵容整齐的火箭能力。自１９７０年将“东方红１号”卫
星送入太空以来，中国“长征”系列火箭不断向前发展，“从常温推进到低温推
进、从串联到捆绑、从‘一箭一星’到‘一箭多星’、从发射卫星到发射载人飞
船、空间探测器，现具备发射各种航天器的能力”。①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３日，中国最
大推力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五号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成功。这标志着中国
运载火箭再一次实现升级换代，运载能力已经进入国际先进行列。更加值得一提
的是，中国火箭的发射成功率处于世界前列。有人统计，从１９７０年长征１号运载
火箭发射至今，中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共实施了２３８次发射，发射成功率高达
９７％左右。② 中国的运载火箭能力可以说在世界商业卫星发射市场上非常具有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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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杭添仁：《中国航天６０年：六大领域航天器都能造》，载《中国国防报》２０１６年１０月
１３日，第４版。

卢泽华：《中国火箭的新长征回顾凤凰涅槃“长征”路》，载《人民日报（海外版）》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７日。



争力。
第二，中国卫星事业蓬勃发展，有些已经进入了国际先进国家的行列。虽然

就数量而言，中国在轨卫星的总数远远不能与美国相比，但是，中国独自研制和
发射卫星的水平仍然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尤其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开始
探索建设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① 将是一个由３０余颗卫星、地面段和各类用户终
端构成的大型航天系统，将为中国独立发展、自主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提
供高精度、高可靠的导航、定位和授时服务。不仅如此，北斗系统投入使用后，
还将在国际市场上对美国的全球定位系统形成竞争，开创更加多元、平衡的全球
卫星使用格局。

第三，中国载人航天发展迅速。１９９２年１月，中国做出实施载人航天工程的
重大决策。２００３年１０月，中国首艘神舟飞船发射成功。１３年来，从神舟１号到
神舟１１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已经突破和掌握了载人天地往返、空间出舱活动、
空间交会对接等载人航天三大基本技术，将１１名航天员１４次送上太空。２０１６年
９月１５日，天宫２号发射成功，这是我国首个真正意义上的空间实验室。１０月１７
日发射的神舟１１号飞船，在太空与天宫２号空间实验室进行对接组成组合体。中
国航天员景海鹏和陈冬两名航天员在那里生活３３天，完成系列在轨试验和科学实
验。至此，中国将在２０２０年建成空间站的规划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
前，它将为未来的国际航天合作提供新的平台。

第四，中国深空探测稳步推进。探月工程是中国航天工业发展的又一个具有
标志意义的项目。２０１３年５月，经过１０年的酝酿，中国将探月工程规划为
“绕”、“落”、 “回”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中国已经发射了“嫦娥１号”和
“嫦娥２号”探月卫星，对月球表面环境、地貌、地形、地质构造与物理场进行探
测。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日，“嫦娥３号”成功发射，并于１２月１４日成功在月面实现
软着陆。１２月１５日，中国的“玉兔”踏上月球。着陆器和月球车分别拍摄了五
星红旗在地球外天体上的留影。由此，中国的探月工程已经开始向第三阶段迈进。
在２０１７年左右，中国将发射“嫦娥５号”，实现无人采样，从月球带回样品。除
了探月工程之外，中国对于火星的探测也已列入计划。中国正在对事关未来的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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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北斗系统的发展规划，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白皮书），２０１６年６月。



天科技加大投入。
第五，中国正在建设自己的导弹防御系统。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中国对发展

导弹防御采取克制态度，因为中国认为，导弹防御的发展与攻击性导弹的发展将
构成恶性循环，各国都应该在导弹防御问题上进行克制。但是，冷战结束以后，
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大力推进其导弹防御系统的发展，并且积极向亚太地
区进行推销其导弹防御系统。２００１年，美国小布什政府退出《反导条约》，进一
步加快了发展导弹防御系统的步伐。受到这一系列事件的刺激，中国开始着手恢
复和发展其导弹防御系统。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１日、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７日以及２０１４年７月
２３日，中国进行了三次陆基中段反导技术试验。就当前的状态来看，中国的反导
系统也许还不能与美国庞大的反导体系相比，但是中国反导技术的进展表明，只
要中国有意愿，它就可以很快在涉太空领域走到世界前列。

第六，中国具有颇为雄厚的装备制造的基础。中国是世界制造业大国，虽然
在高端制造业方面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仍有差距，但是，在航天制造方面已经显
示了先进的技术和雄厚的实力。２０１５年５月，在中国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中，再一次把航空航天装备列入重点突破发展行列。《中国制造２０２５》指
出，要发展新一代运载火箭、重型运载器，提升进入空间能力。加快推进国家民
用空间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型卫星等空间平台与有效载荷、空天地宽带互联网
系统，形成长期持续稳定的卫星遥感、通信、导航等空间信息服务能力。推动载
人航天、月球探测工程，适度发展深空探测。推进航天技术转化与空间技术应用。

由此可见，在过去６０年间，中国航天已经构建起了独立自主、门类众多的太
空探测、应用和研究系统，展现了一个航天大国生机勃勃的发展前景。在此基础
上，中国对于太空国际合作的期待，应该已经超越了单个项目的局限。中国将更
多地从太空总体环境和规则秩序的角度涉及其对外太空合作。由此可见，中国在
未来的中美外交交往中将展现出更大的主动性。中美太空关系将会展现出与以往
不同的特征。

（二）中国广泛开展太空合作
中国在独立自主地大力推进其航天工业的同时，非常重视参与国际合作。
第一，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框架下的多边太空合作。中国于１９８０年成为联合

国太空委的正式成员，并分别在１９８３年和１９８８年加入了联合国《太空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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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责任公约》《登记公约》和《营救协定》等条约。随着中国航天实力的不断
增长，中国为联合国太空活动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也在不断提升。２０１０年１１月
１０日，联合国灾害管理和应急天基信息平台北京办公室正式揭牌。这是联合国太
空司设在中国的第一个国际机构，也是中国与联合国太空司在空间技术减灾应用
领域合作的重要成果。中国于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２年分别组织灾害风险管理方面的国
际会议，积极推动全球天基技术在减灾方面的应用。２０１４年１１月，联合国空间科
学与技术教育亚太区域中心（中国）正式成立，其目标是为联合国成员国和发展
中国家培养空间技术应用人才。①

第二，中国高度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太空合作。早在１９８８年，中国与巴西就
签署了《关于核准研制地球资源卫星的议定书》。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中国与巴
西的航天工作者通力合作，不仅打破了西方发达国家关于发展中国家合作研制卫
星“不可能成功”的预言，成功将３颗卫星送入太空，而且将卫星获取的２０米分
辨率数据免费提供给世界各国，展现了发展中国家太空合作的风采。２０１３年，中
国和巴西的航天局长又签署了《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中国国家航天局与巴西航天局航天
合作计划》，为中巴未来十年航天合作指明了方向。２００１年６月２５日，中国援建
肯尼亚电视信号地面卫星接收站的移交仪式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行。这座地面
卫星接收站直径１０米，为中国国家广电总局向肯尼亚广播公司提供的援建项目，
可接收中国中央电视台的第四套和第九套节目。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１日，在中国国家
航天局和委内瑞拉科技部的组织协调下，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与拉丁美洲用户通
过深入细致的工作顺利缔结了合约，实现中委两国在航天领域的第一次合作。
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４日，中国政府向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伊朗、蒙古、巴基斯坦、
秘鲁和泰国等亚太七国赠送了中国“风云”气象卫星数字视频广播接收系统。
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５日，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印度总理莫迪的见证下，中国与印
度签署《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航天局与印度共和国空间研究组织航
天合作大纲》，为未来两国开展航天合作提供了重要指南。由此可见，从拉美到非
洲到亚太，从中小国家到发展中大国，中国全方位地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太空交流
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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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身为亚太国家，中国积极为这一地区提供公共产品。２００８年，在亚太
地区国家的共同推动下，亚太空间合作组织（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ｐａｃ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
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ＰＳＣＯ）正式成立。在该组织框架下，中国政府积极参与空间数据共享服
务平台及其示范应用、地基光学空间目标观测网络、导航兼容终端等多个项目合
作的研究，协助制定并发布亚太多边合作小卫星数据政策，促进了亚太地区国家
空间领域的合作。

第四，中国广泛参与各种太空多边合作机制。中国参与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国
际委员会、国际深空探测协调机构、机构间空间碎片协调委员会、国际地球观测
组织、世界气象组织等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各项活动，开展卫星导航、地球观测与
地球科学研究、防灾减灾、深空探测、空间碎片等领域的多边交流与合作。此外，
中国还参与国际宇航联合会、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国际宇航科学院等非政府间
国际空间组织和学术机构的活动，组织召开世界月球会议等多个国际性学术会议，
开展了深空探测、空间碎片等议题的研讨与交流。

第五，中国同样高度重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双边太空交往。中国与俄罗斯在
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航天合作分委会机制下，确定长期合作计划，双方已在空间
科学、深空探测等领域签署多项合作协议。中国与法国在中法航天合作联合委员
会机制下，签署《中法空间及海洋科技合作框架协议》，开展中法天文、中法海洋
等卫星工程合作。中国与英国建立空间科学技术联合实验室，共同组织召开中英
空间科学与技术研讨会，在月球探测、对地观测、空间科学研究与实验、人员培
训等领域开展交流。中国与德国签署关于在载人航天领域开展合作的框架协议，
在此协议机制下，中德双方在“神舟８号”飞船上开展了空间生命科学实验合作
项目。① 中国与欧洲空间局在中欧航天合作联合委员会机制下，共同签署《中欧
航天合作现状和合作计划议定书》。在“嫦娥１号”、“嫦娥２号”月球探测任务
实施期间，双方开展紧密合作。２０１１年９月，中国与欧洲空间局签署《关于测控
网络及操作相互支持的协议》。

由此可见，中国对于国际太空合作的参与是广泛、均衡和多元的。美国作为
拥有最先进的太空能力的国家，当然在中国的国际太空合作中占据相当重要的位
置。但是，从中国太空交往的整体来看，与美国的交往仍然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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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泛的国际太空合作为中国对美太空外交增加了活动空间。
（三）中国坚持太空的公共属性
在太空问题上，中国长期以来的基本立场是促进航天技术的和平利用和反对

太空军备竞赛。中国政府发表的《２０００年中国的航天》白皮书指出强调：“国际
空间合作应以和平开发和利用空间资源，为全人类谋取福利为宗旨。”① 《２００６年
中国的航天》白皮书指出，“中国政府认为，外层空间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世界
各国都享有自由探索、开发和利用外层空间及其天体的平等权利；世界各国开展
太空活动，应有助于各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应有助于人类的安全、生存与发
展，应有助于各国人民友好合作。”② 中国政府继续在《２０１１年中国的航天》白皮
书中写道： “外层空间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探索外层空间是人类不懈的追求。”
“中国愿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维护一个和平、清洁的外层空间，为推动人类和平
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新的贡献。”③

由此可见，中国认同太空是人类共同财富的观点。中国认为，没有国家应该
独占太空，太空也不应该被用来作为进行战争的手段。１９８５年以来，中国经常在
裁军谈判会议等国际多边场合提出防止太空军备竞赛和防止太空武器化的建议。
比如，１９８５年，中国向裁谈会递交了题为《中国对防止太空军备竞赛的基本立
场》的工作文件；２００２年，中国和俄罗斯联合向裁谈会提交了题为《防止在太空
部署武器、对太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国际法律文书要点》的联合工作文件；
２００５年３月，中国在联合国发起关于太空非武器化的研讨；２００８年，中俄共同向
裁谈会递交《防止在太空放置武器、对外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条约草案》
等。④ 中国在太空非武器化上的这些努力，显然与美国大力开发和部署弹道导弹
防御系统的行动产生了冲突。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的太空政策虽然在字面上支持为和平目的及全人类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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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进行探索并利用太空，但在具体行动中则充满了追求单边优势、绝对安全
和控制太空的思维逻辑。以２００６年乔治·Ｗ·布什政府发表的《国家太空政策》
为例。该文件虽然明确指出“美国将寻求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以扩大太空利益、
增强太空探索、保护和推进在全球空间活动的自由”，但是，一旦涉及美国的利
益，该文件就强调：“美国的航天系统有权在太空中经过或太空中运行而不受到干
涉。”“航天能力（包括地面段、空间段及支持链路）对美国国家利益至关重要。
美国将保护自己在太空行动的权利、能力及自由；劝阻或威慑其他国家不要妨碍
这些权利或不让其他国家发展这样的能力；将这些行为视为美国保护航天能力所
必需；对干扰做出响应，当敌方航天能力威胁到美国的利益时，必要时可使敌方
航天能力失效。”① 可见，美国太空政策的实质是确保美国自由使用太空的权力，
是太空控制论，它必然与其他国家要求分享太空使用权的诉求产生冲突，从而影
响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太空合作。

所以，从中国长期坚持的太空全球治理的原则来看，中国在对美太空交往中
有其必须坚持的底线。这一底线思维应该在未来的中美太空交往中得到体现，这
也成为中国将在中美太空交往中展现更大的主动性的又一个来源。

总之，基于中国航天力量的不断发展，中国在国际太空领域已经形成的广泛
的合作基础以及中国在太空治理领域坚守的原则，中国对于未来中美太空合作的
设想已经与前两个阶段有了较大的不同。中国对美国的期待已经超出了个别项目
的合作需求。中国希望，中美通过合作可以为两国乃至全球的太空合作和交往提
供更加合理和具有前瞻性的制度性安排。

三　 中美太空合作前瞻

冷战结束以后，随着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在全球层面快速铺开，越来越
多的国家具备了进入太空的能力。其中，不仅有欧洲国家、日本、中国等传统大
国，还有巴西、韩国以及阿尔及利亚等新兴国家，更有甚者，长期被美国视为
“问题国家”的伊朗、朝鲜等已经在卫星发射等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越来越多
的国家进入太空领域，很显然将使太空环境变得更加复杂。美国奥巴马政府在
２０１０年发表的太空政策中写道：“太空时代开始时，仅有少数几个国家能利用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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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一些不负责任或无意的不当太空行为只产生了有限的后果。今天，我们发现
太空利用所带来的便利几乎渗入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世界经济的增长与发展使能
够利用太空的国家和组织的数量不断增加。太空能力无处不在并相互关联的现状
及世界对之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意味着不负责的太空行为将给全世界带来破坏
性的后果。”①

其实不仅是国家行为体，近几年来商业界在太空领域的表现已经越来越活跃。
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埃隆·马斯克（Ｅｌｏｎ Ｍｕｓｋ）领导下的美国太空探索公司
（Ｓｐａｃｅ Ｘ）。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１日，美国太空探索公司在佛罗里达卡纳维拉尔角成功
发射“猎鹰９号”火箭，并在火箭升空１０分钟后成功完成第一级火箭的回收。这
使人们看到了一家商业公司在太空领域几乎直逼航天大国的发展势头，航天商业
化成为全球热议的话题。

然而，美国企业界参与太空活动其实不是这两年才开始的。早在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波音、洛克·马丁等公司就已经成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主承包商。但
是，与以往不同，此次投身太空领域的美国商业企业在太空活动中似乎有可能获
得主体地位。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１０日，美国国会通过、１１月２５日由美国总统奥巴马
签署的《美国商业空间发射竞争法案》规定：“未来八年将陆续给国内商业航天
公司派发执照，允许私营航天企业进入太空探索，以便促进商业航天发展、开发
新能源，空间矿工对自己带回的矿物质将保留所有权和使用权。”② 而在此前，美
国奥巴马政府发表的《国家空间政策》指出：“充满活力与竞争力的商业太空产
业对于在太空取得持续进展至关重要。……美国致力于鼓励和促进本国商业太空
产业的发展，以使其能够满足本国需要、拥有国际竞争力并增强本国在新兴市场
培育、企业精神创新等方面的领导地位。”③

美国政府提升商业企业在太空活动中的重要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试图用
市场来承担航天活动的巨额经费。自冷战后期与苏联的太空竞争出现缓解以后，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预算经费就一落千丈，研发工作受到了经费不足的巨大限
制。在此背景下，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一直在尝试将商业因素引入航天领域，这
一努力终于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取得了重大进展。然而，航天商业化领域取得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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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可能对太空治理带来重大影响。因为商业利益与人类共同拥有太空的原则存在
内在矛盾。一旦商业和私人机构进入太空，他们就将寻找途径，如影响美国国会
等，改变目前的太空开发原则，要求太空开发中的产权。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太空行为体的日渐增多，尤其是商业企业已经日益积极
地参与了太空活动，太空领域原有的治理规则和法律规范可能面临需要做出调整
的重大使命。中、美作为航天大国，应该承担起各自的责任，进一步在太空事务
中加强沟通、协调和合作，为全球的和平稳定维护一个良好的太空环境。

为此，中美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进一步改善两国太空关系的可能性：
第一，美国政府应该在全球太空治理的大旗下，给中美太空合作松绑，为中

美开展太空合作创造条件。自１９７９年以来，中美在太空事务上虽然一直有一些合
作，但是正如前文所指出的，也一直受到严重的阻碍。时至今日，中国仍然在美
国的出口管制制度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中美两军交往仍然受到美国《２０００财年
国防授权法》和《迪莱修正案》的严重干扰，中美民用航天合作仍然受到“沃尔
夫条款”的限制。如此层层积累的对华限制已经使中美太空合作奄奄一息。要改
变这种情况，实际上需要美国政府拿出行动，向美国各界表明中美太空合作的必
要性。

在新的太空环境中，提升和改善太空治理应该是美国政府可以用来动员国内
支持的一个重要方向。因为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说是来源于对于中
美关系的地缘政治解释和权势转移理论。与这两种解读不同，全球治理理论超越
了现实主义政治的分析框架，为重构中美太空合作的利益基础提供了比较理想的
思想和理论基础。

然而，共和党人、带有孤立主义情绪的唐纳德·特朗普（Ｄｏｎａｌｄ Ｔｒｕｍｐ）在
２０１６年美国总统选举中获得了胜利，在中美太空合作中经常制造障碍的共和党
人在此次美国选举中同时赢得了执掌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的机会。美国政治的
这些变化，从当前来看，并非中国太空合作的有利条件。而且，有可能使情况
变得更糟的是，特朗普在选举中宣扬的“使美国再次伟大”的论调可以进一步
刺激所谓的“美国例外论”。在太空领域，那将表现为美国进一步鼓励其企业去
太空抢占先机和资源。如果事态向着那个方向发展，那么，现有的全人类共享
太空和平发展的基本架构将遭到破坏，太空将面临更加复杂的商业和国家间竞
争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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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担忧，中美认同太空全球治理的学术、政策和各界人士应该更加积
极地推动美国在太空开发上采取国际合作而非民族主义的政策。在当前条件下，
中美保持太空对话，中国建设性地鼓励和督促美国参与全球太空治理，就显得更
加重要。

第二，如果美国政府愿意在太空全球治理问题上加强与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
交流与合作，中美可以以此为目标展开多方面讨论：
１ 如何应对太空商业化对现有太空规范带来的挑战
在太空领域，现有的制度规范基本上制定于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比如，联

合国框架下的以《太空条约》为代表的等五大条约和四大制度等。这些规范所确
立的一些原则，比如：太空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和平利用太空以及保护太空环境
等，虽然具有长久的正义性，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面对着当前蓬
勃发展的太空商业化现象时，已经出现了解释乏力的情况。鉴于美国已经出台了
鼓励太空商业行动的法案，从长远来看，国际社会若要继续保住太空的公共领域
属性，就必须尽快从法律层面对一些问题做出新的解释，比如：在太空的商业活
动和私人企业到底处于何种地位？私人企业的利益与公共利益产生矛盾时，应该
何者优先？商业企业与国家之间是什么关系？如果私人企业的商业行动对太空环
境产生了损害，甚至是重大损害，应该如何处理？
２ 在何种平台上处理太空行为者之间的关系
从太空机制的发展过程来看，大致存在以下几种沟通平台：一是冷战时期，

美苏基本上依靠其双边互动来处理其在太空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二是以联合国为
核心的多边机制在太空治理方面做出重大努力。在制度建设、协调关系以及落实
应用太空成果等方面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机制都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联合
国等多边机制在实践中也遇到许多困难，尤其是当大国采取消极态度时，联合国
等多边机制在很多时候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① 三是单边行动。包括美国和欧盟
在内的国际航天主要行为体，事实上都在非常积极主动地制定可以影响未来太空
秩序的法律文件，这些主要行为体显然在未来的太空事务处置中也将扮演非常积
极的角色。根据以上太空治理的经验，中美在其太空对话和合作中可以进一步设
想如何提高太空多边治理的有效性。既然太空已经成为多元行为者和利益攸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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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存之地，那么在这些行为者和攸关方之间加强交流和互动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中美可以就开展此类形式的多边太空对话交换意见。
３ 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摩擦、冲突和突发事件
随着太空行为者的不断增加，太空发生摩擦、事故的可能性也可能增加。为

此，中美可以预先就如何应对危机做一些技术性讨论，尤其是要防止在危机发生
时出现误判、错判或过渡反应。在这个领域中，减少太空垃圾已经是一个相对成
熟的议题。在过去十年间，中美太空界已经普遍认识到，太空垃圾是一个现实、
紧迫的共同威胁。中美航天技术人员已经分别就太空垃圾问题做了很多研究，双
方在一些多边机构中也已经开始就应对太空垃圾问题进行了交流和对话。在过去
几年里，在处理太空垃圾方面的对话与合作是中美太空关系中的一个积极面。中
美在预防冲突、共同应对危机等方面应该不断增加双方的共同点和合作面，推动
中美太空合作不断向前发展。
４ 如何看待军事部门与太空活动的关系
在太空交往中，军事、安全议题难以回避。中美在加强全球太空治理、民用

航天和商业航天的合作的同时，也必须不断推进中美军事部门的交流与合作。首
先，中美军事交流要有可持续性和稳定性。在大多数情况下，加强双方行为的可
预测性对于稳定中美关系，维护和平、防止战争更有帮助。其次，相对于中美两
军在海洋和大气空间的交流，在涉太空领域，中美有关军事部门的交往显得更加
有限。随着中国更加积极地在全球太空治理中发挥作用，中美涉太空军事部门可
以找到更多的共同议题和沟通平台。再次，弹道导弹防御虽然已经是中美关系中
的老生常谈，但是以其作为出发点，两军战略思想界和研究机构可以就战略安全
理论、战略和实践展开广泛的对话。最后，两军还应该讨论如何支持和平利用太
空的问题。维护和平与安全，让两国乃至世界人民生活在更加安全的环境中，也
是两国军队的使命。

所以，在全球太空治理问题上，中美有很多议题可以讨论。但是其前提是，
美国同样有意愿参与全球治理的讨论。

第三，如果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出于各种原因，中美无法建立起有效的太
空对话和合作机制，那么，中国作为航天大国，仍然应该积极行动，为未来的涉
太空活动创造比较有利的工作环境。当然，与美国在太空领域的总体实力和技术
条件相比，中国仍然有很大的差距，但是，中国在全球太空治理中仍然可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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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１ 中国应该继续支持太空非武器化
太空武器化是太空军事大国出于其本国利益考虑而在太空推行的优势维护战

略。它从根本上将增加太空被卷入战争的风险，将增加有关国家进行太空军备竞
赛的风险，也将增加人类遭受重大损失的风险。当前，人造卫星等太空设施已经
越来越紧密地与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联系在一起，让太空与军事冒险活动尽可能
地分离才是对各国、对人类社会负责任的做法。中国不论是出于本国利益，还是
出于各国的共同利益，都应该在国际舞台上继续支持太空非武器化，将破坏太空
环境和利用太空损害人类生存的行动限制在最低范围内。
２ 中国应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太空之所以吸引那么多国家和私人企业投入巨资，显然是因为它有助于国家

和企业的未来发展。然而，太空开发既需要大量投资，也需要相当严苛的技术条
件，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可望不可及的。作为发展中国家中的一员，
中国在其航天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注意尽可能地惠及发展中伙伴。在过去的几
十年间，通过商业卫星发射，通过太空技术培训，通过联合国的防灾减灾平台，
中国一直在努力向发展中伙伴和亚太国家开放其航天成果。从未来的发展来看，
随着中国航天和太空实力不断增强，中国很显然将继续保持和加强与发展中国家
和亚太地区国家之间的太空合作和交流，尽可能地向他们提供太空公共产品。
３ 中国将与国际社会和主要国家加强接触，更新和改进现有全球太空机制的

治理水平
在美国缺乏国际合作兴趣的背景下，中国依然会加强与其他方面的接触和交

流，在全球太空治理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因为全球太空治理，尤其是其法律
规范建设在当前条件下确实亟待更新和改进，否则将难以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太空
安全环境。

四　 结　 论

自１９７９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中美两国在太空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交往和
互动。在前两个阶段，中美的太空合作主要集中在单个领域，比如商业卫星发射
或载人航天、深空探索等领域。这些合作虽然不无亮点，但是，由于美国在技术
以及安全问题上对华高度猜忌，中美在这些领域中的合作都难以持续。几十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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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中美太空合作中已经设置了许多障碍。中美官方虽然在２０１５年已经开始第
三阶段的太空接触，但是，对于新的合作能否真正展开和持续下去，仍不能报以
过高期待。

然而，尽管中美太空合作的现状在很大程度上无法令中方满意，但是，在现
阶段，中国对中美太空交往和太空合作已经抱有更加自信和超然的态度。这是因
为中国已经就对美太空交往建立起了新的力量基础。首先，在过去几十年间，中
国的太空能力已经获得迅猛发展，这使中国在对美太空交往中底气更足。其次，
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拥有很多太空合作伙伴。美国固然重要，但与美的太空交
往也并非独一无二的。中国可以用更平常的心态来看待与美外交合作。再次，中
国在太空合作和交往中有坚守的理念。中国在未来的与美太空交往中将继续推进
太空非武器化等理念在全球的运用。由此可见，中国对美太空交往已经进入了新
的阶段。中国对美进行太空合作的目标已经超越了单个的技术项目。中国希望，
中美可以就两国间乃至在全球建立更加稳定和健康的太空关系展开对话和合作。

中国希望中美能在全球太空治理方面加强合作，在当前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国际太空环境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太空
行为者，尤其是私人企业的蓬勃兴起，已经使太空安全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太空
全球治理的原有法律框架和合作机制已经显露出捉襟见肘的窘迫局面。在此关键
时期，中国希望美国认识到太空全球治理中正在出现的新态势，积极采取措施，
解除对中美太空合作的不合理的限制，推动中美在太空治理方面更加紧密的合作。
当然，美国能否在与中国太空合作问题上采取更加积极的姿态，在很大程度上不
是中国能够决定的事情。但是，中国能够预期的是，中国自身在太空全球治理领
域应该随着实力的不断提升而表现得更加积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国际社
会，尤其是为发展中国家和亚太地区国家提供更多的太空公共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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